
【学术档案】

 孟宪承（1894.9.21—1967.7.19），江苏省武进县

人。我国现代教育家与教育理论家。早年毕业于南洋

公学中院和圣约翰大学，1918年留学美国华盛顿大

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 1921年又赴英国伦敦大学教

育研究所深造。 回国后，先后在东南大学、圣约翰大

学、光华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浙江大学等校任教。 解放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

部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局长。 1951年出任华

东师范大学首任校长。 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2006

年入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首

批宣传名单，是其中唯一的教育学家。

回望20世纪的中国教育史，一
代代教育学家怀揣着“教育救国”的
理想， 经历了从移植西方经验到不
断本土化、民族化的艰难求索，他们
的筚路蓝缕、薪火相传，共同谱写了
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而孟宪承，便
是其中的佼佼者。从私塾出发、历经
西式学堂，又负笈英美，这样学贯中
西的知识结构为他的教育思想奠定了
底色———他总是以一种国际性的眼
光审视中外教育现实，既善寻他山之
石，又立足于本民族传统，形成符合
中国国情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探索。

从20年代起的30年岁月里，孟
宪承的名字一直频繁出现在中国教
育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里 ： 1933

年1月中国教育学会成立，选举陶行
知等15人为理事 ， 他列名其中 ；

1942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第
一批部聘教授共29人， 他是教育学
科唯一入选者；1951年， 担任新中
国建立的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首任校长……他始终
走在中国教育改革的前列， 与其他
教育家一起， 共同引领着中国教育
发展的潮流。

孟宪承1894年出身于江苏省武
进县的一户书香门第。父亲早年去世
后， 母亲杨氏将他带回娘家抚养，杨
家为常州望族。家学渊源让孟宪承从
小就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教育，年幼时
母亲便教他诵读和习字，6岁送他去
私塾。 据杨家人回忆，孟宪承将大部
分时间都用在陪伴母亲和刻苦读书
上，“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用功的孩子，

真是孟夫子家的后代。 ”

如果不是因为时代的巨变 ，孟
宪承也许会同他的父亲一样走上科
举之路。 然而，20世纪初，内忧外患
的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 科举制被
废、新学制设立、新式学堂发展 、鼓
励留学等一系列举措， 让中国的现
代教育就此蹒跚起步， 而孟宪承的
人生轨迹也因之发生了重大转折。

1908年，孟宪承考入南洋公学
（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中院 （中学
部）。 1912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
外文系，与他同窗的林语堂曾回忆，

“那时圣约翰大学是公认学英文最
好的地方。 ” 圣约翰每年毕业率很
低，孟宪承入学时班里有二十几人，

但毕业时获得文学学位的仅有八
人。 凭借着读书期间“试必冠其曹，

恒以退还学费为奖”的优异成绩，他
在八人中拔得头筹。 1916年，毕业
后的孟宪承以中等科英语教员的身
份来到清华学校 （今清华大学），与
林语堂、马国骥等共事。曾为其学生
的梁实秋多年后回忆，“林先生活泼
风趣，孟先生凝重细腻。 ”

清华是当时庚款公费留美预备
学校，而渴望走出国门，“藉资历练，

稍获新知” 也是孟宪承一直以来的
梦想。 1918年，考取公费的他赴美
入华盛顿大学师从杜威， 主修教育
学、副修哲学。 1920年，获教育硕士
学位后， 转赴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深
造。但因需供养家庭而中断学业，于
1921年11月回国。对那代留学生来
说， 祖国的崛起和民族的兴盛是终
身相伴的梦。 留学经历让孟宪承切
身感受到工业革命后西方诸国的强
大， 认识到教育改革在其中的推动
力，也更坚定了他以教育为良方，改
变祖国积贫积弱现实的信念。

多年来西方文化的熏陶，似乎并
没有在孟宪承的生活习惯上留下太
多印记。 在清华上英语课，他坚持身
穿青衫长袍。 即便是出洋，外面套着
西服，里面穿的也还是夫人为他手缝
的粗布衣服。其孙孟蔚彦也曾记录下
这样一则趣事：“在旧上海，一次去看
牙医，因为一身布衣，身旁的洋人不
时假以白眼， 待祖父取出洋书来读，

洋人便来搭讪，祖父开口便是纯正的
英语，洋人肃然起敬，没有想到身旁
的‘土佬儿’，实在是个‘洋秀才’。 ”

当孟宪承在外留学时， 大洋彼
岸的这头， 五四时期的中国掀起了
一场 “民主与科学的教育思潮”，随
着杜威等实用主义教育家的访华而
更是达到高潮。 知识界纷纷撰文介

绍、评论杜威学说，在学校中也大力
试验。对当时中国教育界来说，实用
主义思潮的传播不仅挑战了对自清
末以后传入中国的、 以赫尔巴特为
代表的西方传统教育思想和观念 ，

也松动了存在几千年、 根深蒂固的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和观念。

学成归国的孟宪承， 很快成为
其中的 “主力军 ”。 通过翻译包括
美国实用主义大师詹姆士的 《实用
主义》、 杜威的 《思维与教学 》 等
在内的多部教育名著， 他向国人呈
现了一幅国外教育最新成就和发展
趋势的绚丽画卷。 但同时， 他也清
醒地认识到， “同在教育上的努力，

而各国所应付的问题却不同”， “各
国的问题不同， 所采取的方法也不
一”。 因而 ， 思考如何将西方教育
理论本土化 、 民族化 ， 成为这一
时期他学术探究的重心。

出版于1933年的 《教育概论》

是这一探索的重要成果。 华东师范
大学教育学系教授杜成宪认为 ，这
部著作的出版不仅顺应了当时中国
教育学理论的转向， 更是在中国倡
导了以儿童发展为中心的教育立
场。 原先的教育学著作， 从概念出
发、注重演绎，其理论体系的展开 ，

通常是循着 ‘教育的定义’“教育的
目的”……这样的逻辑。而在孟宪承
的《教育概论》中，第一、第二两章分
别为 “儿童的发展” 和 “社会的适
应 ”， 立足于教育的出发点———儿
童， 展开对整个教育问题的讨论 。

1934年9月教育部颁布的 《师范学
校课程标准》 中， 教育概论课程的
“教材大纲”与他的《教育概论》十分
相近， 多少能窥见这部著作在当时
的影响力。

将外来教育资源民族化的努
力，在孟宪承那里远不止于“坐而论
道”———针对当时教会学校“重英文
轻中文”的通病，以及自倡导白话文
以来国文教学中出现的问题，1923

年， 孟宪承回到母校圣约翰担任国
文部主任， 开始投身于国文教学改
革。他大刀阔斧地提出一系列规定：

实行统一的中西文学级， 中学毕业
生达到新定的国文程度方可升学 ；

组织国文教学研讨会， 探讨教学原
理、制定课程标准等；编纂出版面对
学生的国文出版物。 他的国文教育
主张，“推进了中国国文教育在由文
言向白话转型过程中的重建”。

在他任职前， 黄炎培曾率专家
考察圣约翰时认为“中文改进之计，

事不容缓！ ”而在他改革后，“学生之
国文与英文水平相当”，许多学生从
以前只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
读ABC”,转而对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传统产生了兴趣 。 由于成效斐然 ，

《申报》等当地重要报纸也经常报道
这场国文改革的最新情况， 产生了
广泛的社会影响。

然而， 这场国文教学改革最终
因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而中断———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后，上海各界
人士纷纷走上街头。 圣约翰师生也
组织抗议，但遭到校方阻挠。为声援

学生的爱国运动，6月1日，孟宪承召
集学校的中国教授开会， 在会上慷
慨陈词：“假如做一个学生，只知自己
是圣约翰的学生， 而不知是中华国
民， 看到同胞为外人屠杀漠不关心，

这对我们平日所讲的国民自觉教育，

将无法自圆其说。 ”“教师应该支持学
生的正义斗争，维护国家、民族的尊
严，否则，今后我们也无颜再以学问
文章与学生相见于讲台”。 在师生的
据理力争下，校长卜舫济被迫同意学
生罢课、降半旗向死难者致哀，不料
却在 6月3日出尔反尔。 师生终于
“义愤填膺， 忍无可忍”。 以孟宪承
为首的19名教师带领553名学生 ，

宣布 “永远与圣约翰大学脱离关
系”， 发誓 “以后不再进任何外国教
会学校”。

圣约翰师生的这场壮举， 在当
时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 上海学生
会联合会致信称赞道： “于此全国
愁惨之空气中， 忽现一线曙光， 使
顽夫兼懦夫有立志， 此不幸中之幸
也。 ……此次约大学生独能以爱国
心，与人格为天下倡，其难能可贵 ，

更非寻常之学校可比。 ” 而经此事
件， 孟宪承们也彻底认识到，“国民
教学之不可寄托于外人也， 中国教
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依靠中国人自
己”。同年八月，他们自行创立“光华
大学”，孟宪承为十二人筹委之一。

20世纪20年代末，从西方移植
而来的新式教育在中国越来越 “水
土不服”。教育家陶行知直接抨击其
为“培养小姐、少爷、‘高级废物’的
教育”； 而孟宪承也展开了反思，他
认为其“最大的缺点，在于教育的设
施，没有能和国计民生，发生重大的
影响。到现在一般学生，还只把求学
当作是‘读书’，毕业当作是‘资格’，

教的学的， 没有的确能增进实际生
活的丰富和效能。所以民生是民生，

教育是教育，依然没有策应。 ”

国难当头， 当不合时宜的新式
教育热潮褪去， 如何重构一个适合
中国国情的教育蓝图， 是当时所有
教育学人在思考的问题。 人们逐渐
认识到， 要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面
貌，必须依靠民众力量。 为此，不少
学者纷纷走出象牙塔， 去到城市和
乡村， 就此开展了一场持续20年之
久的教育运动。 其中自然也有孟宪
承的身影：1929年秋， 放弃了中央
大学教育系主任职务的他， 到中国
第一所培养民众教育师资的学
校———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院暨劳农
学院任研究部主任兼教务部主任 。

之后， 他又在杭州创办民众教育学
校、 主持江苏北夏普及民众教育实
验区， 陆续进行民众教育的探索前
后跨时8年。

面对新生的民众教育，“孟宪承
关注的并非仅仅是一个学院的前途

和发展，而是整个中华民族民众教育
事业的发展。 受过良好的外文和教育
学专业训练的他，以广阔的国际视野
和丰富的教育经验，将民众教育的发
展置于全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范围进
行综合考虑。”（张爱勤语）为此，他阅
读了世界先进国家关于成人教育的
大量论著， 还专门研究了当时在世
界成人教育运动中有重要影响的丹
麦乡村民众学校运动，留下了以《民
众教育》为代表的丰硕理论成果。 但
纸上得来终觉浅， 民众教育是实干
的事业，必须回到农村的现实生活中
找问题。 而孟宪承也深谙这一点。

那么， 中国农村究竟存在着什
么问题？ 当时有人认为，中国农村的
问题在于文化的沦丧， 要振兴儒家
文化来改变， 如梁漱溟用文化建设
的方法进行的“邹平改造”。 但孟宪
承的答案则更为 “接地气 ”，他觉得
问题在于农民不会过自己的生活 。

他分析说， 民众是绝大多数的直接
生产劳动者，他们每天的生活，大部
分时间是劳动，小部分时间是休闲。

他们劳动，为的是维持生计；他们休
闲，要的是一点娱乐。 他们最需要的
教育，是“增高生计的知能”和“满足
娱乐的兴趣”这两项。

于是，同样是教民众识字读书，

他觉得“呆板的照教科书教，不如先
教成年民众看洋钞票上的字， 看路
上布告招牌的字 ， 教他们记账 、写
信、开发票。 ”教民众维持生计，他的
办法是走职业教育的路，举办“民众
职业补习学校 ”，“乡村注重农业补
习，县市注重商业补习”。 而怎么让
他们的闲暇时光更有意义， 他主张
“用艺术的手腕”， 在北夏实验区设
立民众茶园和俱乐部，组织戏剧、曲
艺、国技和民众音乐会，以及图书阅
览室、巡回电影放映……

在杜成宪看来， 孟宪承关于民
众教育的思考同样体现了民族化的

追求，“他将民众教育的首要目标定
位于生计训练而非一般地读书 、识
字、学文化。他希望通过生计的改善
而达到民众物质生活、 精神生活的
改善， 乃至国民经济的改善和民族
的复兴。这样的主张与孟子‘有恒产
者有恒心’ 思想是相通的……他的
民众教育探索可以用两个字概括 ，

那就是‘体贴’。 ”

孟宪承曾经说 ，“现代国家 ，没
有一个不把教育看做是国家的命
脉， 没有一个不尽力从事师范的培
养；为改进中等教育计划，没有一个
不在高等教育里 ， 提供师范的训
练。 ”从1921年任教东南大学算起，

孟宪承近半个世纪的教育生涯几乎
都与大学相关。 通过高等教育培养
精英人才与通过民众教育启迪民
智，是他所认为的“教育救国 ”的两
条途径， 这两者也紧密交织在他一
生的学术思考里。

如果说《民众教育》中的孟宪承
是“接地气的”、“体贴”的，但同样写
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教育》里，

孟宪承却站在了整个人类教育史的
高度， 高瞻远瞩地对中国现代大学
的理想进行了展望———毫无疑问 ，

“大学是最高的学府 ”， 但大学之
“高” 不仅仅在于教育体系的层级，

而是因为 “在人类运用他的智慧于
真善美的探求上， 在以这探求所获
来谋文化和社会的向上发展上 ，它
代表了人们最高的努力了。 ”因而，

“大学的理想，实在就含孕着人们关
于文化和社会的最高的理想。 ”

在他看来， 现代大学的理想包
括三个方面：一是“智慧的创获”。大

学精神首先在于发挥研究的精神 ，

致力于创造发明。 “到现在，没有哪
一国的大学，教师不竞于所谓‘创作
的学问 ’，学生不勉于所谓 ‘独创的
研究’”；二是“品性的陶熔”。 他曾引
用哲学家怀特海的话 ，“大学的存
在，就是为结合老成和少壮，而谋成
熟的知识与生命的热情的融合”。 这
种陶熔的锻炼， 应该以教师对学生
人格上的潜移同化等方式来实现 ；

三是“民族和社会的发展”。 大学还
须“到民间去 ”，将其创获的知识推
广于学校围墙之外， 由此实现对民
族发展、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

“在孟先生对大学精神的把握
中， 我们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
现代大学三项任务———研究、教学、

推广———的含义， 也能看到他对中
国传统儒家经典 《大学 》‘三纲领 ’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 ’———精神的继承 。 今
天， 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其中的生
命力。 ”杜成宪这样评价。

当年孟宪承提出的 “大学三理
想”，后来成为了他作为首任校长执
掌华东师范大学的办学理念， 这也
是他留给这座学校最宝贵的精神遗
产。从1951年学校成立到1967年他
逝世， 华东师大是孟宪承人生中停
靠最久的 “驿站 ”，而他也将全部身
心投入到这座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所
师范大学里。

“对华东师大来说，曾由孟宪承
先生来执掌校务，是幸运的。 ”这是
所有师大人的共同心声———办校初
期，面对当时高师办学中存在的“师
范性”和“学术性”之争，孟宪承明确
表态高师应当从提高教学质量与提
高科学水平的角度，“向综合大学看
齐”。 秉持这种理念，华东师大一直
坚持师范性与学术性并重， 以科研
带动教学， 开创了中国师范教育的
新局面。 在他的带领下，初创时期的
华东师大一派生机，1959年便成为
全国16所重点高校之一。

身为校长，即便事务再繁忙，孟
宪承也从未中断他的理论研究 ，并
始终站在教学的第一线。 1956年9

月， 孟宪承担任由教育部指定开设
的中国教育史研究生班的导师 ，开
始系统讲授中国古代教育史。 曾有
学生这样回忆，“第一次研究生课 ，

黑板上板书工整六个字：‘古代历史
材料’，没有一句客套话 ，讲课有条
理……再没有一个老师讲一堂课 ，

可以如此自始至终吸引着学生 ，他
的旧学底子厚， 儒学和清代的考据
学左右逢源；他中英文俱佳，作报告
二三十分钟没有一句废话。 ”这个班
是全国高校中第一个中国教育史专
业的研究生班，在他的带领下，华东
师大后来成为我国教育史学科的重
镇。 生命的最后几年，孟宪承在发掘
整理中国传统优秀教育遗产上倾注
了极大心血，编著出版了包括《中国
古代教育史资料》《中国古代教育文
选》等在内的一系列古代教育论著。

回归中国精神， 将中国教育史
作为最终的学术归宿， 对孟宪承来
说也绝非偶然———对于传统， 他始
终有着清醒的认识：“没有一个人能
对于他自己社会里的历史文化宣告
独立。 文化遗产的保存和传递，本来
是教育应有的职能。 ”也正如学者张
爱勤所说，他的一生“虽致力于西学
的传播与研究， 但始终注重中华民
族自身文化传统， 努力在探求世界
教育发展趋势和中外教育历史比较
中找寻中国复兴之路……最终实现
了从西学传播向中学优秀文化传统
研究的心路转型。 ”

“从古不知有多少‘悲天悯人’的
教育家，耗尽了他们的心力，甚至贡
献了他们的生命， 才把我们的教育
史，装点成这样的灿烂庄严。 他们生
平的故事， 更可以净化我们浮躁的
精神，鼓舞我们奋争的勇气。 教育者
精神的食粮，也将从这里得到了。 ”

孟宪承早年在《教育史》中写下的这
段话，恰恰是他教育人生的写照。

今天，“孟宪承”这个名字，早已
成为华东师大的人格化象征； 而重
温他的故事， 每一位师大人的教师
梦， 将变得更为坚实与丰厚———去
年12月， 师大学子用一出自编自导
自演的原创大师剧《孟宪承》向他们
的老校长致敬，孟宪承的饰演者、本
科生黄天策就这样动情地说道 ，

“‘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民族和
社会的发展，’这不仅是孟先生认为
的大学的理想， 更是他为之奋斗终
生的理想。 我们青年学子也将在他
的精神指引下奋进， 将自己的理想
融入国家与民族事业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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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瑜

孟宪承：用一生装点中国现代教育

◆孟宪承的民众教育探索可以用两个字概括：“体贴”。 他说，

“我们教成人识字读书， 特别要看重他们动机的引起……要使

他们感觉需要，鼓励兴趣，最好就从工作和娱乐的活动出发。 呆

板的照教科书教，不如先教成年民众看洋钞票上的字，看路上

布告招牌的字，教他们记账、写信、开发票。 ”一切从现实需要出

发，这也是他从事教育研究和实践的特色。

【体贴、 接地气的人民教育家】

◆1925 年五卅惨案爆发后， 圣约翰师生组织抗议， 但遭到校

方阻挠， 孟宪承率中国籍教授坚决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 当

“国旗事件” 发生后， 又与钱基博等人一起带领 553 名学生 ，

宣布 “永远与圣约翰大学脱离关系”。 此后， 他信守诺言， 拒

绝和外国教会学校再有任何来往， 拒绝工部局的礼聘， 不担

任待遇极为优渥的华人教育总管。

【民族大义面前的拳拳爱国心】

◆ 孟宪承的一生都致力于西学的传播与研究，但对于传统，

他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没有一个人能对于他自己社会里

的历史文化宣告独立。 文化遗产的保存和传递，本来是教育

应有的职能。 ”早年他就曾向钱穆表示要认真诵读《十三经注

疏》以加强国学根底。 晚年，他将中国教育史作为最终的学术

归宿，在发掘整理中国传统优秀教育遗产上倾注了极大心血。

【从传播西学到回归中国传统】

编辑/陈瑜 cheny@wh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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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学
的
理
想

在写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 《大学教育》 里， 孟宪
承高瞻远瞩地对中国现代大学的理想进行了展望 ：

“大学是最高的学府”， 但大学之 “高” 不仅仅在于教
育体系的层级， 而是因为 “在人类运用他的智慧于真
善美的探求上， 在以这探求所获来谋文化和社会的向
上发展上 ， 它代表了人们最高的努力了 。 ” 因而 ，

“大学的理想， 实在就含孕着人们关于文化和社会的
最高的理想。” 他提出 “现代大学的理想： 智慧的创
获、 品性的陶熔、 民族和社会的发展。”

当年孟宪承提出的 “大学三理想”， 后来成为了
他作为首任校长执掌华东师范大学的办学理念， 这也
是他留给这所学校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孟宪承代表作一览

“土佬儿 ”其实
是个“洋秀才”

“国民教学之不
可寄托于外人也”

走出象牙塔 “为
生民立命”

在丽娃河畔践
行“大学的理想”

▲ 《孟宪承文集》 （全 12 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12


